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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金典獎打破文類界線，新辦法施行的第二年。對應當今虛構與真實模糊難

辨的世界到來，跨文類的徵選辦法或是時勢所趨。然而在「獎」的運作機制下，多數

評審們也多留意到，由於「年度百萬大獎」這個項目常和「格局」、「代表性」等評選

話語產生連動，故小說以其文類優勢，常較其他文類（甚至「非純文學」入圍作品；

如果有這個分類的話）來得容易出線。在徵件作品破除文類的界線後，未來評審的視

域或許也需要經歷一輪盤整的過程。而作品是否完成某種集體「公共性」的連結？與

是否太過私密「個人性」的批評？也是討論過程中，時時降臨會場的幽靈，引發拉鋸

的討論。說到底，「獎」或許使「我們」不在同一世界，但我相信文學或許仍使我們共

存在同一世界。

與路過這個獎的您共勉之。

2020 臺灣文學金典獎 得獎名單

陳思宏

《鬼地方》

鏡文學出版

● 金典年度大獎

● 金典獎

黃春明

《跟著寶貝兒走》

聯合文學出版

廖瞇

《滌這個不正常的人》

遠流出版

劉宸君

《我所告訴你關於那座山的一切》

春山出版

蘇致亨

《毋甘願的電影史：曾經，臺灣有個好萊塢》

春山出版

林新惠

《瑕疵人型》

時報文化出版

陳昌遠

《工作記事》

逗點文創結社出版

郭強生

《尋琴者》

木馬文化出版

蔡翔任

《日光綿羊》

南方家園出版

陳昌遠

《工作記事》

逗點文創結社出版

林新惠

《瑕疵人型》

時報文化出版

● 蓓蕾獎

The Survivor 
of Time: 
Le Moulin Vo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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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的倖存者—
《風車》第三期

臺文館與台南晶英酒店合作，以細膩精緻的三款法式甜點，重現臺灣 1933 年

第一個超現實主義詩社「風車詩社」的超現實美學，舉辦充滿豐富驚喜的感官饗

宴，並邀請作家與民眾共同品嘗。甜點會以詩人楊熾昌及李張瑞、林修二的詩作

為發想，並由本文作者陳允元分享文化脈絡與解詩。

《風車》第三期封面。（楊熾昌家屬捐贈）

Text by 

陳允元（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Images by 

國立臺灣文學館、台南晶英酒店



78 79

另一種文學 Alternative Literature

2003 年，以 1930 年代臺灣流行音樂發展為主題的紀錄片《跳舞時代》上映。片中

歌手純純唱出的一句：「阮是文明女，東西南北自由志」使許多觀眾驚艷地發現，原

來我們過往以殖民壓迫、戰爭與皇民化為關鍵字認識的「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同時

也曾是一個摩登而亮麗的「跳舞時代」。

事實上，在那個離我們似乎有些遙遠的年代，世界的現代思潮與物質文明在極短

的時差內抵達臺灣，落地生根，成為臺灣自己的現代。在文學發展上，1933 年結成於

臺南的風車詩社即為一例。儘管成員僅有七人，卻開啟了臺灣的超現實主義美學。

當你聽著這樣的敘述，不知是否曾經試想過：那些曾經發生過的事如何為後世的

我們知曉？文學史又是如何被建構起來？

典藏於臺灣文學館的風車詩社同人誌《風車》第三期，是見證詩社活動最重要的

史料，但目前僅見此一孤本，其他期數如今未見。「歷史」從來都不是全貌。我們現

今的所知，都只是局部。都是有待增補、或等待被推翻、被重寫的歷史學草稿。

但光憑這一冊，它就告訴我們很多。除了殖民性與現代性的辯證，它正反覆訴說：

臺灣從來不在世界之外。臺灣在世界之中。

奪下第 53 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獎的作品《日曜日式散步者》，以 1930 年代臺灣第

一個超現實主義詩社「風車詩社」為題，採取了一種違抗感知慣習的表現方式：戲劇

重演的部分，演員頸部以上的表情都被切隔在景框之外，觀眾是看不到在劇中飾演風

車詩人的演員的臉的；只有在史料檔案中，風車詩人方從歷史的彼端回過頭來，以正

面示人。

《風車》第三期收錄水蔭萍〈炎える頭髮─“詩の祭禮”のために〉作品。（楊熾昌家屬捐贈）

之所以採取這樣的表現方式，導演黃亞歷謂此為在「當事人缺席」的狀況下體認

歷史「再現」之不可能，同時也在此不可能中試圖逼近歷史的「真實」。換個方式說，

或許我們可以這樣思考：面對業已消逝的人事時地，我們永遠只能以局部去想像整體、

逼近真實；而唯一能藉以追尋的線索，便是物—檔案、文獻、史料。它們殘缺不全，

沉默無聲，卻在蒙昧渾沌的暗夜裡接續成一條條通往過去的微光跡線。它們是歷史的

見證者，也是時間的倖存者。

然而並非所有的史料都能從歷史的劫難中倖存下來，特別在命運多舛的近代臺

灣。日本時代的史料，即使有幸躲過有心或無意的丟失、躲過蟲蛀水淹、甚至逃過來

襲敵機投下的燒夷業火，到了戰後，當統治者更迭、敵我互換，這些史料帶有被華國

仇視的日本殖民地記期，或刻印高度敏感的左翼語彙，使所有者得在家中暗處親手掩

埋、秘密燒燬。於是，最終能夠存留下來的，往往成為了歷史的孤本。且還要一點點

上天給予的善意，才能遇上有心且努力的研究者，被整理、翻譯、詮釋與建構，成為「文

學史」的一部分而為我們知曉。

風車詩社由楊熾昌（1908-1994）主導，借用法國紅磨坊（Le Moulin Rouge）之風

車意象為名，結成於 1933 年日本統治下的臺南。主要成員還有李張瑞（1911-1952）、

林修二（1914-1944）、張良典（1915-2014）等，除張良典外，皆曾留學東京。他們以

前衛的先鋒者姿態，將源起於歐陸而經日本轉化改造的超現實主義美學及「主知」論

的詩學引進臺灣，並結合臺灣的熱帶南國風土與殖民地情境，創造出有一種既本土、

又國際，在世界的現代主義運動中獨樹一格的臺灣實踐。而這樣的實踐正是臺灣現代

主義詩的起點。當紀弦（1913-2013）宣稱自己在 1950 年代為臺灣帶來現代詩的火種，

事實上他的現代派運動已經整整落後風車詩社二十年了。

當然，也許我們不能過分苛責紀弦狂妄。畢竟風車詩社要遲至 1970 年代末因陳

千武的翻譯，才開始被戰後的臺灣文壇認知。然而無論是陳千武的翻譯、或是楊熾昌

1979 年重編出版的自選集《燃燒的臉頰》，根據的都是四處蒐集來的舊報紙與雜誌剪

貼，而非詩社的同人詩誌《風車》。楊熾昌自云：「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隨著

家屋和身邊的的一切紀錄、資料、藏書全都燒光的緣故，要編這本集子備嘗艱辛。」

40 年代戰火燒光了藏書與詩稿，而他至為疼愛的後輩林修二也在終戰前的 1944 年因

肺結核早逝。到了 50 年代，白色恐怖又奪走了他的摯友李張瑞的生命，這使得倖存

的楊熾昌及張良典就此封筆，放棄文學。

至此，還有什麼能夠見證他們的青春、友誼、以及互相勉勵追求藝術與前衛的銳

氣？直到 1994年楊熾昌過世，他都以為這份刊物早已不存，抱憾而終。過世後翌年，

呂興昌教授與楊之三男楊皓文先生整理遺物之際，才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赫然發現

這冊僅見的《風車》第三期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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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熾昌（1908-1994），臺南人， 筆名有水蔭萍、水蔭萍人、柳原喬等。1908 年（明治 41 年）出生於臺南市，臺南二中（今

臺南一中）畢業，1930 年赴日求學，於東京就讀文化學院，後因父病返臺。回臺後，結婚生子，從事文學創作、擔任報紙

學藝欄編務、組成詩社，緩緩撒落由日本帶回的現代詩的種子。

1932 年（昭和 7 年）因父病危返臺，後任職臺南市第 50 區煙草賣捌所書記，並兼任《臺南新報》文藝欄編輯。1933 年秋季

結合臺籍青年李張瑞、林修二、張良典以及日籍女子戶田房子、岸麗子等 6人共組「風車詩社」，於 10月發行同人刊物《風

車》。1986 年與劉捷同獲由《自立晚報》主辦「鹽分地帶文藝營」頒贈的「臺灣新文學特別貢獻獎」，重獲文壇肯定。

楊熾昌

這冊以為早已佚失的薄薄詩誌，收錄有同人們的詩、小說以及文論，是他們在島

上努力刻下的痕跡。楊熾昌在後記寫道：「福爾摩沙的春天來了。島上的詩人喲！理

論家喲！有精神地從冬眠睜開眼睛站起來吧！為了美麗島的文學！」年輕的他們曾如

此熱烈地激勵島上的詩人與理論家們，企盼能夠一同致力於文學，召喚福爾摩沙的春

天。然而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整個日本時代的臺灣文學卻被埋沒在歷史的暗角，彷

彿島上從來便是荒蕪，一切都不曾發生。

作為歷史的孤本，《風車》第三期已妥善典藏於國立臺灣文學館，正好也在風車

詩人的家鄉臺南。然而如今我更好奇的是，那些下落不明的《風車》第一期、第二期、

第四期，以及楊熾昌提及曾經出版過的詩集詩論集與小說集，有沒有可能如《風車》

第三期一般，只是暫時被世界遺忘了而已；也許它們仍等待著一個宿命般的眼神—

因震驚而有些遲疑地—，但終於探出了手，將之從時間的罅隙中拾起。

Taste a Poem, 
and Yearn for Poet 
Shuiying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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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和味蕾的驚喜
—兼懷詩人水蔭萍

9 月 19 日下午，我受邀參加由國立臺灣文學館和台南晶英酒店合辦的「餐桌上的文學．以法式甜點

為名」的發表會。

這是一個充滿詩意、浪漫而別緻的盛會。國立臺灣文學館從重要典藏《風車》第三期詩誌三位詩人

的詩作：〈古老的庭園〉．利野蒼（李張瑞）；〈Demi Rêve．半夢〉．水蔭萍 (楊熾昌 )和〈小小的思念〉．

林修二，由法式甜點主廚 Laurent Delcourt 巧妙地以詩中的意象，製作三款與《風車》紅色封面連結的

甜點：荔枝覆盆莓泡芙、藍莓蘋果塔、貝殼瑪德蓮，幻化成詩和味蕾的驚喜，由蘇碩斌館長親自解說。

這三首詩作（日文）發表於 1934年的《風車》第三期，曾由葉笛翻譯，刊於《文學臺灣》第 15期 (1995

年月 )，後收入《水蔭萍作品集》。

「餐桌上的文學」發表會，讓我回憶起 1993 年 10 月 11 日，經由呂興昌教授的引介，一起拜訪楊熾

昌先生的往事。感覺他是一個非常親切的文學長者，我即向他邀稿，後來他陸續在《文學臺灣》發表作

品，包括第 8期〈蘆慕、胡笳之傳情〉、第 9期〈文學家的美的意識〉、第 10期〈魯迅素描及其作品叢談〉、

第 12 期〈卡夫卡文學的特異性〉。我不知道 1994 年 10 月「卡」文刊出時，楊老前輩已於 9 月 27 日因胃

癌仙逝。在 1993 年 4 月，呂興昌曾請他為《文學臺灣》第 6 期題字，他寫下「古來文人皆寂寞，唯有文

筆留其名」（戲作李白詩句）彌足珍貴。

今翻閱楊前輩送我的限定本《紙の魚》，只能悵然撫卷思人。

Text and Images by  

鄭烱明（詩人）

1, 2

3

與台南晶英酒店合作，以楊熾昌及李張瑞、林修二的詩作為發想，透過甜點重現日治時期超現實主義詩社「風

車詩社」的獨特美學。

「沐月」玻璃杯以利野蒼〈古びた庭園〉（古老的庭園）詩句「沐浴著月光，古老的庭園之影」為概念，作成杯

身的主要設計圖像，有如黑夜的枷鎖壓抑，少女渴望自由，無法逃脫束縛，被月光遺留在這虛幻的庭園之中。

1 2 3


